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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书中收入的所有文章都是在上

海写下的。写作时间散落在2016年至

2023年，不长不短，正好是我在上海生

活的七年。

第一辑的主题是现代性，收入的学

术书评、论文主要关注中国在与西方冲

撞的遭遇下，文学、思想与文化现代性

的多重景观；第二辑收入两篇讨论中国

现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文章，其实是第一

辑的延续，延续的是中国文学现代性如

何进入世界现代性的焦虑——这种焦

虑至今依然在我们的时代精神里飘忽，

蔓延；第三辑收入三篇当代中国作家作

品的评论，第四辑收入一系列随笔体的

文艺短评，对象是当代西方文学、影视

与艺术作品。

写什么，写谁，怎么写，这些问题

在提笔的时候都很轻巧，似有若无，最

终成书也很偶然。我决定选用第一篇

文章的标题，去掉引号，当书名：偶然

的诗学。

二
我其实不相信偶然。

我这几年更喜欢用的词是机制。

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从不太相信人的主

体性。黑格尔看到世界精神骑着马迎

面而来，我看到的可能是悬在马背上的

一张蛛网，缚住日出日落的世界机制。

文学场也一样，是个大蛛网。每个人的

写作、行动都不是偶然，都在精神追逐

和名利驱动的逻辑框架里有条不紊地

运行。只是文学本身预设了更多主体

性，所以我们总期待一些奇迹般的、偶

然的瞬间，能重新划亮生活与生命。

这本书第一篇文章写的是王德威

2017年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

史》。看完王德威的序言，我就确定“偶

然”是个重大线索，或者用更学理的话

说，这本文学史聚焦的是一个由“偶然”

掌舵的现代中国的历史时空。2016年

刚开始读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的时候，

我很喜欢他在《被压抑的现代性》里面

说，文学史应该在“历史偶然的脉络中”

想象“隐而未发的走向”。文学史不一

定非要写作品和人事，还可以问一系列

假如，一系列终于在这部文学史里展开

的假如：

“假如鲁迅没有在1918年晚春的
街头遇见钱玄同，假如张爱玲没有离开
上海去到1941年日军占领下的香港，
假如老舍在1953年选择留在美国，他
们代表的中国文学‘现代性’——那些
归根结底基于个人生命体验的文学创
作及其历史意义——又会以什么样的
方式被填补或空置？”

这可能是我写的这些论文里自己

最喜欢的一段小排比。人是可以被替

代的。人的功名成就是可以被空置

的。人的境遇是偶然的，也因此可以被

一遍遍重述、抹除。钱锺书说，“史必征

实，诗可凿空”。这可以用来区分非虚

构和虚构，也可以激励一种偶然的诗

学：去凿空历史的征实系统，回到世界

机制的本原，人之为人最古朴的愿望。

幸福、爱、荣耀。

三
假如我没有来到上海？

（假如现在是用德语，那么以下得

用虚拟二式，我最喜欢的语法形态。）能

确定的是，我写下的不会是这些文章。

我从小就知道我得写作，我未来

的职业只可能是作家。当然，我现在

仍然这么想。我太早卷入了蛛网，卷

得坚定不移。尽管大多数时候，我讨

厌蛛网。我不喜欢互相依附、吹捧的

作家、批评家。我不喜欢需要被批评

赋予意义的创作，更不喜欢攀附作品

延存的批评。总之，我不想像真菌一

样附着在这张网上。

可我没有卡夫卡认定自己作品即

便付之一炬仍有意义的坚信，也没有本

雅明将精神与现实的一切叙事、抒情、

批评与理论统统融为一种永恒知识的

自如；毕竟，注满思想与信念的夜晚本

不需要月光。可还没有太多人真诚地

鼓励过我，给我放肆写作的机会，我就

已经进入了要为人师表地指导、鼓励学

生的年纪和角色。我的硕士导师是第

一个鼓励我从事文学学术研究的人。

她坚定地对我说，你生来就是做学者

的，不做这个实在太可惜了。我总会想

起那句话，像一个命定的标点。

我一直希望有人能对我说，你生来

就是当作家的。可没有人这么说过。

没人把我推向虚拟二式中的另一个上

海，另一座同样布满道路的城市。在本

书后两辑的文艺评论里，偶尔会闪露出

虚拟二式中的另一座城。

2023年12月17日星期日

（文艺评论集《偶然的诗学》，上海
人民出版社 ·世纪文景即将出版）

一大早，我们把车停在佩尔热力公

司的路边。

末伏的清晨，仍然没有一丝风。刚

出的太阳迅速统领一切，阳逻开发区的

厂区楼宇因此显得一派蒸腾嘈杂，不像

刚醒来的样子。抬头即可望见坟山，那

是从前老家王家塆往北一带的一个小

山坡。

“坟山应该离九房中学不远。”我

说。

弟弟往南边那个做棉被的厂区方

向一指，说，“九房中学在那里，变成了

工厂的地基，祖坟山这里是以前我们红

岗大队畜牧场的位置”。

这样说起来，我脑子里开始涌现一

些构图，并且将从前的王家塆、竹林塆、

魏家塆、红岗小学、九房中学、塘角塆、

九房塆、牮楼村一一安放，将那些柴泊

湖边弯弯绕绕的村塆、树林、水塘、山坡

和田畈，叠加到眼前的厂房、高楼、大

道、汽车和轻轨线上。脑袋里不免出现

两个世界交织，仿佛两个世界都在同等

用力拉扯着我，又仿佛时间和空间经过

脑袋和眼球，飞速换片。

到达祖坟山已不容易。必须假道

佩尔热力公司。

从上坟祭祀的意义上讲，我们同

是天涯沦落人。所以佩尔公司人对我

们上坟人还算关照。佩尔大门一直敞

开，默许我们借道往里走，大约50米，

又是一道紧闭的铁门，一摇动门闩，几

条狼狗就启动了狂吠机制。一阵心惊

胆颤之后，我们依然坚定往里朝着祖坟

山行进。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好心的

佩尔人早已将狼狗们锁进了笼子。

我们议论了一下狼狗，猜测人家养

狗的缘故。结论是靠坟山太近，多半是

晚上值班人需要吠声陪伴壮胆。

祖坟山就在眼前。上山几乎没有

路，那条小路是被我们这样的上坟人踩

出来的。临近山脚有一段路低低的，总

被一股神秘的沁水浸着，泥巴兮兮的，

我们只好像之前路过的人一样，尽量踩

着旁边牛筋草小心通过。地面上情形

如此，头上、身上也并不轻松，野生构

树、荆条正是张牙舞爪的季节，不管这

是不是路，兀自野蛮狂欢。我们一边

走，一边牵着掰着那些枝条，还是难免

要接受勾扯抽打。

山坡上野蒿子密密匝匝，踊跃奋

迅，高过人头。狗尾巴草亦非等闲之

士，一丛丛高扬起狼狗一样结实的尾

巴。在各种草树之间，这两种植物最显

眼，它们不顾草本出身限制，似乎偏要

与野树争高，事实上，他们已至少在身

高上显示出了优势。我们在植物们中

间浩过，脚下的阻力不比从前在柴泊湖

浩水小，而且时有隐患。倒不是担心

蛇，我们都换上了上坟山的运动鞋。最

担心的是刺。不时遇到丛生的刺树，叶

片青绿，好看的叶子间，隐藏着黑硬的

尖刺。这种尖刺格外牵挂衣裤、手脚，

一不小心挨上了，就扎得人刺痛。我们

路过时，只要看到，总是小心翼翼地把

它从草莽中挑起来，免得不小心被刺

中。这种树最顽强。记得有一年清明

节，我们上坟路上被这种密集的刺树

阻挠，人多年未从事农业劳动，手头又

无工具，只好花200元就近请人铲除。

那人且挖且铲，乃至于用上火攻，当时

看起来后患已除的样子。未料不久后的

七月半，我们再上坟，发现那些刺树和野

草们照样蓬勃，仿佛未曾遇上过任何挫

折和敌手。

我想起来从前我们旁边的魏家塆

后面，曾有一片古老的刺树林。树干弯

曲光溜，树上的刺都有手指那么大，几

根刺集成一丛，如手掌，如虎爪，如矛如

剑，无比坚硬，让人畏之如蛇蝎。有些

不懂事的熊孩子，会把那些刺埋在路

上，人畜中招，痛不可忍，不啻为一种酷

刑。那些刺树令人叹为观止，之后在其

他地方再也没有见过。不知魏家塆一

带在远古的年代是不是一个独特的天

然森林。我想，现在这坟堆里倔强摇曳

的小刺树，也许是那片古老刺树林的嫡

传子孙吧。

这些树草，无拘无束，放肆伸展，高

大茂密，自得其乐，引得小时候早早辍

学干农活的大妹妹感慨不已：“这要是

从前王家塆，谁遇上了就是捡到宝了。”

于是大家纷纷提及从前砍柴（找柴

火）的旧事。农村最大的事情，都是由

灶火决定的。锅里有要煮的，灶里要有

烧的。那些以灶火为中心和生活追求

的日子，灶里烧的柴草以及锅里煮的粮

食，永远是同样面临短缺。以至于，所

谓的砍柴，到了最后基本无柴可砍，演

变成了过路不生草式的公地悲剧。田

埂上的野草，山边的茅草，地里的杂草，

山坡的草皮，都被人们抢着收入灶下。

“有一年，什么草都找不到了，高头

睡着的那人，跳到柴泊湖捞水草，湿淋淋

的菱角藤、水蓼、芡实秆、荷叶，狂晒了一

个热天还不是一样烧？”小妹妹总结道。

虽然母亲前不久也安葬到了这片

坟地，但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叙事中，高

头睡着的那人，主要是指父亲。父亲是

一位忍者，耐力极强，像他驱使过的那

些水牛一样，一生经受了无数艰难的农

耕日子的考验。他老人家的人生路径

艰辛短促，仿佛是日子稍稍好过了，拆

迁进了城之后，习惯不了，就一头躺到

了这坟地里，躺到了他自己的父母身

边，没有享过什么人间的福分。

父亲走后，母亲一个人又生活了近

十年。用祈祷、黑茶、药物、活着的美好

愿望、子孙团聚的欢娱与孤独、心脏病

及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博弈，屡败屡战，

悲欣交集，最后两个月，在我们兄妹四

人的轮流照料下，赢得了最后的安详、

平静和尊严。

逝者如斯，世事变化太快，山上躺

着的人们跟我们一样，都未曾预料。比

如，这些活过的人或者仍活着的人，同

样都未曾预料，山上草树，终有一天会

因无人问津而蓬勃茁壮，或者会因蓬勃

茁壮而无人问津。无独有偶，春天的时

候，我们阳逻小城对街上千篇一律的樟

树进行截枝，园林工人截树后，满大街

树枝成灾，环卫工人们处置起来十分困

难，我亲眼见过他们一边清扫拖拽，一

边叹气连连，怨这些树怎么长得这么多

事。我同样想过，这基本算是好的柴

料，要是从前在王家塆，哪还有落地

的？现在竟然成了灾。我甚至设想，有

没有一种技术，把无人问津的柴草收纳

转运深埋处置，比如填入那些早已空洞

无物的矿洞，假以亿年，会不会再次变

成煤炭变成宝呢？我又知道这同样是

浩大的工程，会因眼前看不见的利益计

较显得得不偿失而成为奢望，成为我一

个人的闲人式遐想。唉，这世上的事情

何以总是这样，一边是艰难拥有，一边

又只能接受它们被白白浪费。真真此

事古难全也。

我们拎着纸、香等，来到了位于山

坡最高处的祖坟边。今天是给母亲烧

七七的日子。母亲去世后，我们依阳逻

一带的旧俗，学着烧七。跟很多民俗祭

祀活动一样，其功能与意旨，很难用科

学明白的话语解释清楚，需要的永远是

学会虔诚和行动。哪怕一站到山头，就

浑身汗湿，哪怕我们架好的纸一点燃，就

会熏得人泪流不止，我们仍然相信，逢七

上坟，直到满七七四十九天，母亲的灵魂

终会飞升天堂。而母亲的骨灰盒又代表

她自己，魂归故里，躺在这片山坡上，被

“邻居”接纳和善待。

是的，这个祖坟山不是公墓。它之

所以被允许存在，完全是因为从前在山

头架设的高压线，现在暂时没有迁移或

者替代的可能。我甚至记得小时候见

到工人架设电线塔的情形。那是我首

次见到这么多的铁，这么多高耸的铁。

这样一条高压走廊的存在，使寸土寸

金的阳逻开发区，在拆除了王家塆、竹

林塆、魏家塆、红岗小学、九房中学、塘

角塆、九房塆、牮楼村等之后，在挖掘

机、圈地运动、招商建设密密重重的扫

荡梳理之下，仍然允许存放这样一个

小山坡。于是，这面小山坡，在阳逻开

发区众多的工业园区、高楼住宅区、酒

店、写字楼的环绕下，像一个原始的切

片，荒芜而挺立，供我们怀想从前故乡

的模样，或者帮我们确认，故乡确实是

存在过的事物。帮我们储存一小片故

乡。在柴泊湖边香炉山、晒雨山等群山

消失之后，仿佛也是为了提示越来越多

的外来者和后来人，从前柴泊湖真是有

山的湖。

我们烧纸的时候，大妹妹常常会念

叨有声。“妈，我们烧了许多钱，您到了

那边，不要太节约了，该花的花，该打点

的打点。”

“爸，妈来陪您了，您也不愁钱花，

可以喝点小酒了。”

当然也没有忘记给旁边的祖父祖

母坟上烧纸。弟弟指着旁边的坟堆介

绍，“这是先锋叔叔家的坟，那是中明叔

叔家的坟，再往前，是程家的几座坟”。

小妹妹说，“都是从前王家塆的老

邻居，妈，不寂寞了，可以跟着戢家婆婆

一起学着打麻将了”。

我顺着弟弟的介绍看过去，这个高

压走廊下的小山坡，在荒草杂树间，林

林总总立着许多墓碑。稍近能看到，碑

上刻着曾经熟悉的名字。坟堆甚至也

像从前王家塆一样，大致排成两排，旁

边还有从前竹林塆、魏家塆、九房塆一

些人家的祖坟。冥冥之中，祖坟山上重

现了一座地下的村落。

王家塆拆迁20多年了，跟旁边的竹

林塆、魏家塆、九房塆、牮楼村一样，迁

入了阳逻街上阳逻大桥引桥旁边的万

人村。本来当初老人们入土为安，可以

像阳逻镇上的人一样，还有其他的选

择，村干部们也做工作说，更好的安排

就是进入公墓。但是大多数乡亲还是

选择了，丧葬之时，由从前塆的男劳力

组成八角，火化后，慎重其事，嗨嗨呀

呀，抬上这面古旧山坡。

许多老人临终前，都明白说出了这

样的遗愿。现在面对这个地下的村庄，

我仿佛明白了老人的故事和诉求。这

个祖坟山，算是重建还是固守？是眷恋

还是终结？我们眼下还无法下结论。

想起了老家人常说的白喜事，百年身

故，有一片类似故乡故土的地方，作为

最后的归宿，也许算得上是无意义人生

的一大意义？

这个祖坟山也因此成了老家拆迁

后故人聚首的地方。除了烧七这种个

体行为外，年饭后上坟、清明节上坟、

七月半上坟，几乎是孝子贤孙们的一

种集体无意识行动。因此，我们在祖

坟山上，经常会遇上老家人。大家上山

祭扫的时候，通常是沉默寡言的，顶多

只是行注目礼。各自在自家的祖坟前

行礼如仪毕，尤其是下山的路上，才会

出现老友相逢故人相聚的场面。我弟

弟、望平、强新、永明叔叔，这些都是热闹

人，散烟叙旧之后，半老不少的孝子孝孙

们，再次还原成了乡镇干部、乡村教师、

银行职员、小店主、失地进城农民和曾经

的小镇做题家，甚至于还原成了从前的

王家塆、竹林塆、魏家塆、红岗小学、九

房中学、塘角塆、九房塆、牮楼村的著名

淘气鬼辉武、望平、强新、永明等等。直

到寒暄得差不多了，烟也抽得差不多

了，才记起把自己身边新潮而沉默的子

孙相互介绍。一边催促他们喊叔叔伯

伯，一边在这些沉默的新人类面前解释，

这些伢不爱叫人，不爱打招呼。寒暄交

换出来的信息显示，这个祖坟山根脉上

发出来的后人，不只是遍布祖国的大江

南北，其足迹甚至有遍及全球之势。

回到烧七。我们兄妹烧完了纸，已

是满头大汗，又依次在坟头给祖父母、

父母叩头，抬头向祖坟山上的那些墓碑

致意，然后眺望新一天开始轰隆忙碌的

阳逻开发区。下山时，那些杂树丛草，

又伸出枝条羁绊我们。弟弟想起什么

似的说，“下次上山的时候，无论如何要

带把镰刀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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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不敢触碰那个电话——十年

前试着拨那个电话，竟是蒋老师女儿接

的，说她爸爸患脑卒中，她正在前往医

院的路上。这些年多方打听蒋老师的

消息，均无果，最近从蒋老师的同学处

得知，他已离世三年多了。

我重又把蒋老师送我的画册找出

来。这本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蒋

连碪画集》，这么多年来我竟没有翻

过。我懂得艺术家的寂寞了，不止生

前，也包括身后。蒋老师生前在江苏、

山东搞画展，也给我发来邀请函，我不

懂画，加之我在岗位上，请不了假，只好

婉谢，但我懂得蒋老师那寂寞的心情。

我最近出版了一本诗文集，送给一些朋

友，可能有些朋友在我死后也不会翻

看，我同样感到寂寞。

我和画家蒋连碪怎么认识的呢？

记得在淮北的那所学校，操场上白雪茫

茫，一位同事说：“画家。”我看到操场南

边，走过来两个人，其中一个穿风衣的

高大男子，同事说：“他就是画家蒋连

碪，刚刚在中国美术馆搞过画展回

来。”——在中国美术馆搞画展？那一

定是大画家了。

我工作的第一所学校是朔里中学，

有一天同事陆老师对我说：“抽时间我

介绍你跟蒋连碪认识。”他和蒋连碪是

从前的同事。他带着我去见蒋连碪，蒋

老师就住在我们校园内。我发现蒋老

师并不是那么热情，因为找他的同学、

同事、朋友多数有个目的，就是索画。

蒋老师的画稿都贴在墙上，天天对着画

稿看，不满意处随时随地修改。陆老师

从墙上抢下两幅，被蒋老师夺下来，说：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陆老师觉得不

好意思，也不勉强。我也觉得陆老师太

心急了些，那只是画稿，不是成熟的作

品，再说没钤印，没盖章，就不能说是蒋

连碪的作品。

我和蒋连碪老师的交往是因为文

学——他跟我谈绘画，等于对牛弹琴。

他跟我谈诗、谈散文。我因为写他的专

访，对他的身世有所了解。他出身贫

寒，小时讨过饭，后来考进萧县师范。

在师范学习期间，他爱上了绘画，师从

画家郑正老师。天寒地冻，他在寒冷的

房间里，反复训练艺体描摹，这为他以

后的绘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书法上，

他研习汉《石门颂》，苦练张旭、怀素狂

草，草、隶结合，书法自成一格。他爱好

诗词，古典文学底子深厚，他的很多绘

画作品都是自题诗，以绝句为多，诗风

豪放潇洒；他爱好楹联创作，写成书法

作品，“酸甜苦辣人间事，浓淡干湿笔中

情”是对他人生及艺术的集中概括。

我和他同住校园内，其实见面是很

少的。他一年之内至少有半年是在外

面跑。他的工资全用在路上了。他爱

人王老师是他师范时的同学，小学老

师，工资不高，养育一女一儿，还要接济

蒋老师家里，操持这个家确实不容易。

有一次蒋老师的一位朋友到他家吃饭，

我也在场，那位朋友说：“你成名了，首

先要感激的是嫂子，没有嫂子的支持，

就没有你的今天，来，我敬嫂子一杯。”

蒋老师没做任何表态。有一年春节，学

校门口有人下棋，蒋老师也过来观棋，

我问他：“年货准备得怎么样啦？”他说：

“喝刷锅水我也不问。”那个时候我没读

过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蒋老师是不

是那个思特里克兰德？

为了追求他心中的艺术，他跑遍了

祖国的名山大川，在镜泊湖，他在船上

借宿一晚；在黄山，他一住就是半个多

月，观察黄山的奇松怪石、险峰危崖、雾

海云岚；在九华山，和庙里的和尚住在

一起。我虽然不懂画，但能感觉出蒋老

师的山水画有股郁勃之气喷薄而出。

刘勰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

于海。”蒋老师胸中是有万千丘壑的，不

然画不出那种大气夺人的作品。他属

牛，画过《蛮牛图》，身上有股蛮牛劲。

他说过：“在艺术的道路上走一千里，就

把碑立在一万里处，跑不到终点，累也

要累死在途中，徘徊观望，都是没有出

息的。”我见过他作画，画好后再泼点

水，左折一下，右折一下，上折一下，下

折一下，再对折，效果特别好。他有一

次观察雨中荷莲，回家用水洗法表现，

那种雨莲朦胧之美，妙不可言。蒋老师

的生活规律是这样的，在家里，提个酒

瓶子咕嘟咕嘟喝了一通酒，然后在长案

上提笔作画，三抹两抹，一挥而就，贴在

墙上，看哪里不满意，再摘下来，这添一

笔，那描一笔，他说：“作画关键在收拾，

画完一幅画很容易，但要成为作品，往

往要收拾几个月。”

蒋老师似乎始终处在艺术状态中，

他作画累了，跑到我单身宿舍里，坐一

会儿，说：“小李，我带你去看电影。”那

就去，到相山影院，把门的说：“连碪给

我画一幅画呗。”他哪里理睬，径直往里

走，看了两眼电影，也不知啥名字，说：

“小李走。”又到一唱豫剧的老朋友家，

也不坐，也不喝茶，寒暄两句，说：“告辞

了。”我们又回到校园内，真有点“雪夜

访戴”的味道。转了这么一圈，他大概

有灵感了，又回去画他的画了。

且生活中无处不可入画。他有一

幅画是两头牛牛角相触，磨来蹭去，就

是不斗，题写：“一日，观两老实君吵架，

光吵不打，遂画。”是两位老师吵架，于

是他起了灵感，画下了这幅画。

他到上海大学做教授，又调到了

深圳，我以为我们见面难了，哪知我也

离开家乡调到了上海。我们家的电话

铃响了，我一拿起电话，是他，他说：

“我住在国际饭店，有时间过来玩。”我

在光明中学上班，离国际饭店近，下过

课我就去看他。他住的是总统套间，

有个大画案，写了很多幅字，一幅幅画

摊在地上，牡丹以富贵的姿态鲜红夺

目地开着。门框上挂的一幅，我说：

“这幅小品不错。”我不懂画，那种大写

意大泼墨的画我欣赏不来，觉得小品

疏朗，有意境。他说：“喜欢吗？喜欢

你拿去。”我与蒋老师交往多年，从未

张口求画，这次他主动送我，我很感

动。他把这幅画摘下来，钤上印。这

幅题为“蕉荫”的画，画了几片芭蕉叶，

三只小鸡在荫下乘凉，觊觎一只小虫，

灵趣可爱。画是画在毛边纸上的。这

是我珍藏的蒋老师的唯一一幅画。这

幅画他送我时，说本来是给安徽省博

物馆的。他随后又画了一幅，五分钟

完成，可能后面就是“收拾”了。

蒋老师说：“除了地位不高，我什么

都高。”五十多岁，他血压、血糖、尿酸均

高。在国际饭店吃饭，蒋老师问服务

员：“有没有红芋干子稀饭？”服务员摇

头，说：“没有。”走遍世界各地，尝遍山

珍海味的蒋老师，最怀念的是家乡的味

道，妈妈的味道，他自称“布衣蒋连碪”，

名扬中外的画家，始终改不了的是布衣

本色啊！可他也身不由己，再布衣也是

名人，饮食上没法节制，又未戒酒，导致

他未到退休，脑卒中找上门了。

蒋老师的艺术生命终止于他六十

岁之前——由于中风，他握不住画笔，

这便宣判了他艺术的死刑，这对于一

个视绘画胜过生命的大画家来说，是

多么残酷的现实啊！我不知道这十多

年蒋老师是怎么过来的，他一定很孤

独吧？他的绘画，被人民大会堂以及

各地博物馆收藏，除了国内的各大美

术馆、博物馆，还在巴黎大皇宫举办了

个人画展，获“法国美术家协会”奖……

可这些，都在他六十岁生命到来之前

戛然而止。

弦断有谁听？

忆蒋连碪老师


